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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昆曲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这个问题关

系到我们对昆曲的定位问题和保护与发展昆

曲的策略问题, 也关系到我们昆曲艺术在当

代的一系列操作问题。笔者认为,昆曲首先是

民族的 , 才是世界的。也就是说 , 昆曲的民族

性是昆曲的世界性的前提。

首先,昆曲有一套优秀的表达方式,并熔

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昆曲产生于

中国,是融合了中国多民族艺术,并经过汉民

族文化体制和传统的长期孕育和磨练的结

果, 接续的是中国早期戏剧南戏和北杂剧的

气脉 , 保持了中国古典戏剧的精髓。因此 , 昆

曲已经在方方面面渗透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气

质。这种气质表现在婉转流丽的唱腔、行云流

水的舞蹈、韵味饱满的文辞以及细腻隽永的

总体风格上。昆曲的唱腔与舞蹈是其基本表

现手段。在戏剧性的统摄下,昆曲所有的唱腔

和舞蹈都围绕剧中人物情感逻辑的自然发展

过程流淌出来。因此,我们既可以感受昆曲的

美的精神, 又可以从昆曲当中阅读到中国文

化的各种信息。这是昆曲艺术的可贵之处。

其次, 昆曲在中国本土范围内有一套特

殊的传承方式。它依靠一代又一代的演员,采

用口传身授的师徒传授的传统方式接续下

来,具有清晰的传承脉络。昆曲仰仗这种传承

获得了完整的艺术表演形式,并在明、清两代

产生过深远影响。进入现代社会,昆曲又及时

过渡到现代教育体制, 在不丧失口传身授教

育传统的前提下广泛吸收各种艺术素养 , 使

其自身获得新生成为可能。因此,昆曲的传承

也基本保持了民族性格。

再次, 昆曲在中国本土范围内也有一套

特殊的传播方式。大致说来,昆曲是在两个层

次上传播的: 一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庭院和

厅堂;二是民间茶楼酒肆和庙台。前者是上流

社会的玩味。这个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群

不仅是昆曲的玩赏者,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

是昆曲的创造者和打磨者。因此,昆曲在上流

社会传播的过程也是昆曲不断创造、不断丰

富的过程;后者是下层社会的取乐。下层民众

虽然多停留于通过昆曲获得娱乐享受的目

的, 但他们创造和生活着的习俗却为昆曲的

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是因为他们的喜

好, 昆曲才获得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

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时至今日,昆

曲还保持了在文化人当中传播的方式, 但在

民间的传播面却逐步缩小。这是昆曲的问题。

正因为昆曲具备了充沛的中国精神 , 它

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才能赢

得有识之士的青睐,也才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命名为“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因此 , 昆曲是以鲜明的民族个性赢得自

身的文化地位的。而当我们从昆曲当中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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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昆曲的精神气质、无法窥视中国文化的

堂奥时,我们便毁灭了昆曲;当昆曲的表达方

式、传承方式、传播方式都已消失殆尽时 , 昆

曲也就自然走向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

持昆曲的民族特性是不能动摇的。

但昆曲是一种活的表演艺术, 它同其他

凝定形式的文化遗产 (如以物的形式呈现的

古代建筑、雕塑、绘画等文化遗产)又有不同。

它也需要在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求得保护和

发展的机遇。

世界性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但无

论存在怎样的分歧, 世界性都显示出一种事

物的适应性 , 对于艺术也是一样。也就是说 ,

一种优秀的艺术应该通过自身的调节找到适

合自己生存的土壤,借以适应时代的变革,否

则就会消亡。要做到这一点,昆曲就必须在表

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上进行调节。就

目前的情形来说, 昆曲自身尚且缺乏较强的

自我调节机制。因此,可以说昆曲还没有走出

困境。

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那么这种说法针对昆曲是否适合? 笔者不完

全赞同。昆曲必须在时代的变革中找到适合

自己发展的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

换句话说,昆曲必须增强自身的调节机制,找

到自己与时代的契合点, 从而找到适合自己

生存的土壤。

一种艺术的表达符号在保持民族性的同

时,必须不断增强其表现力才能延续下来。这

种表现力如果脱离了与受众的沟通, 不能把

艺术所要求的意韵有效地传达给观众, 那么

这种艺术的表现力就无法增强, 这种艺术也

无法以活的形态保留下来, 其民族性也会因

艺术形式的丧失而丧失。

昆曲的表现力也熔铸在其各种表现手段

当中。在目前的情形下,当行家们为昆曲而欢

呼、激动的时候 , 门外汉却表情木然、不知所

以,或者要等待行家的解释才能豁然开朗,那

么就延迟了昆曲的表现时效。此外,大多数人

并不关心昆曲, 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到免费赠

送的戏票也不去看。针对这种情形,我们一方

面要在传播昆曲的过程中做好铺垫, 并为昆

曲创造—个更加适合的传播环境。但另一方

面, 我们又无法在除中国以外的数十亿人口

中普及昆曲知识。因此,这就意味着昆曲只能

在少数人当中流传。昆曲的圈子变小,也就意

味着昆曲的停滞不前。但倘若昆曲真的是文

物, 躺在博物馆中来传达历史信息、供人观

赏 , 那么倒也好办。但昆曲不是文物。虽则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昆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

但这种遗产与死的文物不一样。昆曲是要靠

活的表演生存的。活的表演不存在了 , 那么 ,

我们的后代仅依靠昆曲的遗物———服装、道

具、乐器、剧本、剧场是无法还原昆曲的本来

面目的。就像我们仅仅依靠遗留下来一些剧

本、一些半圆形剧场和一些残留在雕塑中的

面具去判断古希腊戏剧一样, 我们根本无法

了解古希腊戏剧的本来面目。即使是我们中

国的戏剧形态,如唐戏弄、宋金杂剧、院本,耗

费了多少学者的毕生精力也无法准确地还原

其表演形式。这些教训还不值得我们铭记么?

因此,尽管昆曲可以被当作世界文化遗产,但

它首先是一种表演艺术、一种活的戏剧形态。

我们所要保护、所要发展的是这种活的形式,

而不是死的形式。所以,我们需要让昆曲在表

现方式上适应新的时代, 以增强昆曲的表现

力, 扩大昆曲的传播面, 让更多的人欣赏昆

曲、热爱昆曲 , 从而增强昆曲的适应性、体现

昆曲的世界性。

那么怎样使昆曲在表达方式上与时代契

合? 这就需要从事昆曲艺术的剧作家和艺术

家的努力。

我感到,就目前来说,民族性很强的昆曲

都被保留在折子戏当中。我们常去欣赏昆曲

折子的人,并不在乎折子本身的情节,而更多

的把注意力放在折子戏的表演形式上。这种

情况会使昆曲产生两种结果: 一是使昆曲的

表演技艺越来越精湛, 二是使昆曲的表演越

来越脱离故事情节,而滑向单纯的技艺。前一

种结果是积极的;后一种结果却是消极的,因

为它忽视了戏剧的叙事性。许多年轻观众无

法通过看一场折子戏了解故事情节。反过来

说, 许多年轻观众是在未了解折子戏故事情

节来龙去脉的情形下看戏的, 而折子戏的精

湛表演技艺又都是从故事情节出发的, 这就

造成了年轻观众观赏昆曲的障碍。他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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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找到表演技艺与故事情节之间的必然联

系。

昆曲是中国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

戏剧从来就不忽视叙事。无论是南戏、北杂

剧,还是明清传奇,都曾涌现过大量杰出的剧

作家。而昆曲的单向发展,却使其叙事性大大

削弱,也相应掩盖了剧作家的地位和作用。

在昆曲艺术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优秀

的表演艺术家,但杰出的剧作家不见了。因为

目前的昆曲折子戏不重视故事情节。剧作家

在昆曲折子戏演出中无用武之地。而在现代

社会,人们对于戏剧的叙事性要求仍然未减。

通过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流行就不难看出这

一点。电影电视演员与昆曲演员相比较,他们

的演技是有距离的, 但电影和电视剧动人的

情节却能招徕大量观众。因此,昆曲不能忽视

叙事性。而叙事性的加强恐怕更多地要依靠

剧作家的努力。昆曲院团应该积极团结剧作

家,让他们为院团创作出好戏。江苏省昆曲剧

院的精华版《 牡丹亭》和《 小孙屠》、苏州昆曲

剧院的青春版《 牡丹亭》和《 长生殿》, 永嘉昆

曲剧院的《 张协状元》以及北方昆曲剧院的

《 宦门子弟错立身》的成功都是剧作家努力的

结果。尽管这些剧作还有许多不足,但对改变

昆曲对于叙事性的淡漠现状都是有推动作用

的。在新的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剧作家加入

到昆曲创作队伍中来。

除了借助加强叙事性来增强昆曲的表现

力,昆曲还要吸收其他艺术的精华,不断丰富

自己。昆曲在国外观众的眼里是新鲜的。因

此,许多国外友人看了昆曲都觉得很美,断不

了要赞叹几句。但昆曲不能躺倒在这些赞叹

声中,因为昆曲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必

须首先赢得国人的赞叹。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昆曲在表演上仍然过于老套。演来演去,就是

数十个经典剧目和一些常见的程式表演。这

些固然都是经典, 但永远停留于这有数的经

典是无法前进的。应当鼓励昆曲出新,在一些

新的尝试中,使昆曲的表演手段丰富起来。这

样才会使昆曲真正走向世界, 真正体现昆曲

的世界性。

在传承方面, 我们要把传统的传承方式

与现代艺术教育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传统的

传承方式是师傅对徒弟的口传身授, 主要由

昆曲演出团体来完成。现代艺术教育体制是

学校式的教育,主要由昆曲教育部门来完成。

但单纯由学校来完成昆曲的传承, 有可能把

昆曲中的一些精湛的表演技艺丧失掉。因此,

昆曲教育部门要合理吸收昆曲院团的优秀演

员加盟 , 以便加强昆曲表演技艺的教育。另

外,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也要注意加强昆曲演

员的素养。笔者认为,昆曲演员的素养的加强

需要现代教育体系发挥作用。在传统的师徒

传授教育中,对于演员素养的培养仍然不足。

现代教育体系应当在文学、美学、文化学三个

方面提高昆曲演员的基本素养。例如,有的演

员唱得虽然很好, 但也只是从师傅那里按照

程式照搬过来的, 自己都不能充分理解唱词

的涵义。这样怎能唱出新意来呢?因此 , 加强

昆曲演员的文学修养迫在眉睫。美学的教育

也是不可忽视的。昆曲很美, 但这些美的唱

腔、美的表演程式都是在实践当中逐步确立

起来的。新一代的昆曲演员要学会理解美,要

理解美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而不是上了

几年戏校,就学会了几十出戏,出来照猫画虎

再送给观众了事。昆曲演员应当在理解美的

过程中去创造美,发掘一些新的表演技艺,使

昆曲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这样才不至

于使昆曲表演水准停滞不前。此外,昆曲演员

还应当学习文化学方面的知识。譬如,昆曲是

在中国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形成和确立的 , 也

渗透了中国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传统艺

术的基本精神。如果不了解这些,单纯地学习

表演,不仅无法准确地理解传统的表演技艺,

更谈不上在吸收中创新了。因此,昆曲要充分

体现其民族性和世界性, 必须完善昆曲的传

承机制。

在传播方面,我们要树立新的理念,让昆

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扬光大。笔者认为,经

济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经济的全球

化不可避免地会给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的传

播带来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强势文化

的扩张对弱势文化的排挤上。在许多情况下,

文化的强弱是以经济为杠杆的。强势经济会

带动它所依赖的文化传播。与西方相比较,东

方的经济无疑是处于弱势, 东方文化也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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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借助薄弱的经济力量得以广泛传播。昆曲

生长在东方文化的范围当中, 也自然不易传

播。因此 , 要想让昆曲像芭蕾舞、歌剧、话剧、

油画等西方艺术影响东方社会一样影响西方

社会,单纯依靠旧的传播理念是不可能的。笔

者认为, 昆曲要在树立新的传播理念的策略

下体现其世界性。

昆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达形式

要求昆曲的传播过程需要伴随相应的解读过

程。昆曲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是昆

曲的优势, 但这种底蕴和表达方式与其他流

行的世界性艺术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

合理的解读。话剧、油画已经不太需要伴随解

读过程了 , 但像歌剧、芭蕾舞都还需要解读。

歌剧和芭蕾舞在解读方面已经涌现出不少著

作和网站。这对中国人接受歌剧和芭蕾都有

很大帮助。但昆曲在这方面尚且不足。单纯地

让昆曲进行演出, 已不足以让人们充分领略

昆曲的意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们已懒得

走进昆曲剧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昆曲根本无

法走出僵局。青春版《 牡丹亭》的广泛影响就

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笔者认为 , 青春版《 牡丹

亭》的广泛影响,如果没有以白先勇先生为首

的传播队伍不遗余力的解读,就不可能出现。

昆曲的解读需要昆曲院团和学者的共同努

力 , 传播媒介也应对此有足够的关注。因此 ,

昆曲的保护和发展需要借助多种力量, 仅仅

依靠昆曲院团是不够的。

除了在观念上引起重视外, 昆曲的传播

在方式方法上也应有所讲究。昆曲剧本的精

美文辞、昆曲表演的严谨格范、昆曲音乐的独

特旋律、昆曲化妆的细腻特点、昆曲院团的优

秀演员等都是昆曲的传播资源。如果能够充

分认识这些资源, 借助各种方式把这些资源

有效地传播给观众,那么,昆曲的保护和发展

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因此,昆曲呼唤

优秀的传播队伍,呼唤强大的传播力度,呼唤

有效的传播方式。

此外,对昆曲演员的宣传,从来没有注意

与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联系起来。广告是有

效的传播媒介。许多影视和歌唱演员的影响

都得益于对于广告的介入。因此,我们也要注

意使好的昆曲演员加入到公益广告和商业广

告的领域中去, 传播部门要设法为昆曲演员

加入到广告领域创造条件。

为了在保持昆曲的民族性的同时增强昆

曲的世界性,笔者认为需要理清两个层次。首

要的层次是让昆曲保持原汁原味, 营造几个

适合传统昆曲表演的剧场、组建几个团体专

门表演昆味十足的传统昆曲。这对保持我们

对于昆曲的记忆、保护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

地位至关重要。把传统昆曲放在现代剧场中

表演有许多不便,如果在大范围内做不到,我

们至少也要在小范围内营造适合昆曲表演的

剧场环境。这样才能保证昆曲纯粹的民族性。

第二个层次, 可以让一些昆曲院团在不违背

昆曲精神的原则下自由发展, 创作出一批带

有时代特点的昆曲剧目。这样才能使昆曲得

到“ 解放”,才能鼓励昆曲从业者大胆创新,而

不是被捆绑在条条框框下固步自封。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昆曲既是民族的 ,

又是世界的。昆曲只有保持民族性才有文化

个性,同时,昆曲也必须关注世界性才能得到

真正的保护和发展。要让昆曲同时具备这样

两个属性,就必须在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

播方式三个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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